
大型津味话剧《闯江湖》是天津人民艺术

剧院的重要作品之一。该剧由著名戏剧家吴

祖光根据妻子新凤霞早年在天津卖艺的经历

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首演后，曾在2019年复

排，又于近期再次公演。

这部浸润着浓郁天津风味的作品，其导演

却是个地道的外乡人。罗军生于陕西西安，求

学于上海戏剧学院。2000年，初出茅庐的他拖

着行李箱来到天津人艺报到，这一待就过了25

年。从青涩的演员到独当一面的导演，他将天

津人的精神气质在舞台上诠释得淋漓尽致。

一个西北汉子，何以吃透津味话剧的魂；

一个科班出身的学院派，为何对这部融合了评

剧身段与江湖气息的作品情有独钟？带着这

些疑问，记者采访了罗军，听他讲述了自己与

天津人艺、与津味话剧和《闯江湖》的故事。

天津人艺的老艺术家们

都有着浓浓的人情味儿

2000年，罗军即将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
他一心想进剧组拍电影、电视剧，当“北漂”“沪
漂”，去实现自己的演员梦。但父母的观念都
非常传统，总觉得毕业了没个正式单位不行。
实在拗不过，罗军只好硬着头皮找工作。他回
忆：“当时大多数院团已完成招聘，幸好一个同
学告诉我，天津人艺还在补招，这句话把我的
人生轨迹引向了海河之畔。”

走进天津人艺的大院，罗军一问才知，招
聘工作已经结束，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他不
甘心白跑一趟，找到当时的院长许瑞生。“许院
长没有把我拒之门外，而是立即召集剧院艺术
委员会成员，为我安排了一场临时面试。”如今
回想起来，罗军仍然感慨万千。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更富有戏剧性了——

第二天，剧院通知罗军被录取了，不仅如此，他
还将在话剧《夏天的记忆》中出演男一号——
一名大学生！“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角色一直没
找到合适的演员，我参加的那场面试，同时也
是选角会！”就这样，罗军还没拿到毕业证，就
直接留在了天津人艺。

天津人艺的老艺术家们，除了许瑞生老院
长，还有赵大民、李起厚、路希等，都给了罗军
很大的鼓励，让他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

作为一个新人，第一部话剧就挑大梁，罗
军感到“压力山大”，他回忆：“剧组里其他成员
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他们心甘情愿为我搭
戏，我更不能拖后腿，一有空就背台词、打磨
表演。”

罗军清楚地记得，一天上午，
排练厅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一位
腰杆笔挺、气度非凡的老者走了
进来。现场所有人都站起身，眼
里充满崇敬之情。那是老艺术家
李起厚，罗军也是久仰大名。老
者目光炯炯地望向大家，朗声问
道：“哪个是上戏新来的娃娃呀？”
众人把罗军推上前。李起厚打量他

几眼，点头说：“不错，中午别吃盒饭，跟
我走！”罗军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老者要干什

么，直到大家笑着跟他打趣：“行呀，军儿，李老
要请你吃饭，厉害厉害！”

那天中午，李起厚点了满满当当一桌子
菜，也没讲太多的表演技巧、艺术感悟，只是跟
罗军拉家常，问他的父母、家人，上学的经历。
后来罗军才琢磨明白，原来李老是在用这种方
式给他减压。

许瑞生老院长的夫人也是西安人，她常招
呼罗军：“上我家吃面去，咱陕西人离不开面！”
老前辈们虽然脾气秉性各不相同，但待人的真
诚与热忱却如出一辙，让罗军很快融入了这个
“大家庭”。

2008年，老导演赵大民找到罗军，邀请他
出演话剧《茂陵封侯》的男主角苏武。“这时我
已毕业八年，不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
子，更明白了男一号的分量，这个角色让我感
到受宠若惊。”更让罗军动容的是，路希和李起
厚两位老前辈也出演了这部话剧，能与这样德
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在舞台上合作，罗军感到无
比荣幸。

排练、演出的那段日子，赵大民导演经常
拉着罗军到自己家里做客，备好小菜和啤酒，
一起聊这部话剧，聊舞台，聊表演，聊艺术，聊
人生。

路希在《茂陵封侯》里演配角，他总说：“配
角要给主角搭好台子。”那一年他整整80岁，排
练时却从没因为年纪大而懈怠，走位精准得像
用尺子量过，一个眼神、一次转身，都透着一辈
子舞台生涯沉淀的功底。几年后，路希生病住
院，罗军前去探望，老人紧紧抓着他的手说：
“军儿，好好演戏……”这句嘱托，罗军至今铭
记于心。

这些年，罗军时常告诫自己：你是天津人
艺的演员，前辈递给你的那碗面、那个眼神、那
句“好好演戏”，都是你艺术生命的根，无论走
到哪儿，也不能忘了来路，也要守好初心。

津味话剧不单是说天津话

而是骨子里那种生存哲学

罗军第一次了解津味话剧，还是在上海戏剧
学院上学的时候，天津人艺的《蛐蛐四爷》来上海
演出，他和同学看完后都大呼过瘾。他回忆：“那
场话剧看得我酣畅淋漓，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段
精彩的《蛐蛐谱》贯口。当时懵懵懂懂的我就觉
得，津味话剧市井却不俗气，热闹中透着人生况
味，这种感觉太棒了。我愿意来天津人艺，很大
程度上也是因为看了《蛐蛐四爷》，被这种独特的
戏剧美学深深吸引。”

刚到天津时，罗军总被陕西人与天津人的差
异逗笑：“陕西人‘生冷倔硬’，吵架都直来直去；
天津人不一样，哪怕急得跳脚，嘴里也忘不了逗
乐儿。”随着在天津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在剧院
跟着前辈们排演，听他们聊老天津卫的故事，看
他们把街头巷尾的烟火气糅进台词里，罗军深刻
体会到：津味不是简单的方言叠加，而是刻在骨
子里的生存哲学。他说：“剧院的前辈们教过我，
演天津人得先学他们的拧巴，看着大大咧咧，满
不在乎，其实心里门儿清；虽然嘴上不情不愿，但
办出来的事却透着仗义！”在他看来，天津人的幽
默不只是抖包袱，更是刀架在脖子上还能调侃一
句“这刀挺快”的豁达，无论是《闯江湖》里戏班人
饿着肚子还互相打趣，还是《雷雨》里鲁贵的市侩
中藏着的那种卑微，都透着“苦中作乐”的底色。

各个地方院团招人，都是天南海北的人往一
块儿聚，就拿天津人艺来说，一多半演员都不是
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作为“新天津人”的罗军一
直在思考——怎么才能保持住地方院团的本土
特色？答案还是“传帮带”。他感慨说：“老前辈
们掰开揉碎地教我怎么抓住天津人性格中的那
股劲儿，慢慢地我也变成了一个‘天津人’，成了
这薪火相传里的一部分。”

在罗军看来，北京人艺的话剧就像老北京的
四合院，规矩里藏着厚重；上海的话剧带着海派
的精致，细腻中别有巧思；而津味话剧的优势，则
在于那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视角。

他举例说：“就好比天津的茶馆，推开门就是
热乎气，茶桌旁三教九流的故事里，藏着最鲜活
的人间百态。它不追求极致的宏大，也不沉溺于
精巧的雕琢，只凭着那份接地气的真诚，让观众
在笑声里品出眼泪，在眼泪里咂摸出滋味——这
大概就是津味话剧最独特的地方。”

愿意做闯江湖的人

传播津味话剧火种

从演员到导演，罗军看得很淡然，“不过是换
个角度伺候戏。”他说，演员是话剧里的“肉”，导
演是串起肉的“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坐在剧
场里的观众忘了自己是谁，只跟着角色哭、跟着
角色笑——这才是戏剧的本分。

说起与《闯江湖》的缘分，罗军坦言，复排的
念头在他心里盘桓了十年，每次拿起剧本，内心
都被两股力量拉扯着，“一是吴祖光先生的剧本
写得精彩，每个字都透着功力，导演排不好，会辱
没了剧本；二是上世纪80年代在天津首演时，前
辈艺术家们表演得精彩，他们往那儿一站，就是

剧中人，新的演员演不好，怕辱没了前辈。”但最终
罗军还是鼓起了勇气，“因为这样一部优秀的话
剧，一停就是几十年，实在太可惜了。”正是这份对
经典的敬畏与珍视，让他最终接下了复排的重任。

关于《闯江湖》，还有一段往事：这部剧最初由
上海人艺首排、首演，但缺少了天津特有的烟火
气，反响平平。直到天津人艺接手，吴祖光、新凤
霞夫妇亲临指导，这部剧才焕发出生命力。这段
往事让罗军感受颇深：“一方水土养一方戏，有些
剧作的魂，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

复排的挑战从剧本解读就开始了。《闯江湖》
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叙事，每幕戏都能独立成
篇，各有起承转合，并不像西方戏剧的“三一律结
构”，通过一幕幕戏，把矛盾层层叠加，到最后集中
爆发。怎么才能让现代观众适应这样的叙事风格
呢？罗军采用了草蛇灰线的手法，在保留各幕独
立性的同时，通过细节伏笔，勾着观众往下看。

最棘手的是怎么把评剧元素融入其中。罗军
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方案——请评剧演员来教
身段，也保留新凤霞《花为媒》的唱段，但有一个标
准，即不苛求话剧演员达到评剧演员的专业水准，
只要明白评剧该怎么唱、怎么演就行。他说：“我
们得把重心放在体验旧社会评剧艺人生活的艰辛
上，抓住那个年代艺人的感觉。”这种处理方法既
保留了戏曲的韵味，又符合话剧的表演逻辑。

旧时代艺人的生活状态，即使跟现在的戏曲
演员对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年轻的话剧演员没有
这种体验，怎么演？罗军就带着他们看年代小说、
看老电影，从资料里找当年的模样，同时也加强情
感借鉴，比如要演饿肚子，他这样引导演员：“你胃
口疼过吗，找对那种感觉就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闯江湖》第一次复
排，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欢来看演出，给出的评
价颇为中肯。他原本担心这部话剧会因年代久远
显得陈旧，却看到观众随着人物的命运变化而悲
喜交加，深受感动，认为《闯江湖》依然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而今年，吴祖光、新凤霞的女儿吴霜来看
演出时，则从戏曲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建议。罗军
说：“这让我们明白，经典的传承需要精益求精。”

有观众在看完《闯江湖》后说：“从这部话剧
中，能看到我爷爷那辈艺人的影子。”罗军觉得，自
己应该已经成功了一半——把这部话剧立了起
来。“我是这段路的第一棒，将来总会有更懂这部
话剧的人接过下一棒。”他说，江湖路长，总得有人
接着闯，他愿意做那个“闯江湖的人”，用自己的方
式，让津味话剧的火种传得更长久。

罗军 一方水土养一方戏剧人
记者 田莹

口述 田颖 采写 徐雪霏

田颖是“90后”，生于唐山，天津

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津发展，成为一名

“新天津人”。她从酒吧、餐厅唱到商

场、婚礼现场，不断积累演出经验，三

次参加《中国好声音》选拔。她在海

河边、五大道、东疆港直播唱歌，以独

特的方式通过镜头推广街边美景，并

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高三时正式学唱歌

来到梦开始的地方

我生在唐山一个普通家庭，对音
乐的记忆，是从家里的收音机和影碟
机开始的。我父亲爱好音乐，尤其喜
欢李宗盛、齐秦的歌。我听着《凡人
歌》和《大约在冬季》长大，虽然不理
解歌词，但那些旋律令我着迷。

小时候，妈妈带我到少年宫学过
拉二胡，每天对着谱子练指法。没想
到，这些枯燥的训练后来竟成了我艺
考的“救命稻草”——乐理、视唱练
耳，我都领悟得特别快。真正意识到
“唱歌可以成为一件正经事”，是在我
上高中时。我偷偷去参加小型唱歌
比赛，其实类似于商场的促销活动，
舞台简陋，观众少得可怜，但对我来
说，那就是发光的地方。我唱了黎明

的《心在跳》，紧张得手抖，却莫名享
受着被注视的感觉。

当别的同学埋头苦读备战高考
时，我征得家长的同意，决定参加艺
考，开始学美声唱法，边复习文化课，
边用零碎的时间练声。流行唱法就
要靠自学，一遍遍听录音，模仿原唱
者的咬字和气息，站在学校的琴房
里，面对窗外，常常一唱就是两个小
时。那段日子单纯又炽热，仿佛全世
界只剩下我和我的歌。

艺考的那个冬天，我和几个同学
来到石家庄，住进一处专供艺考生住
宿的老房子。三室一厅，每个房间都
摆满了上下铺，一个床位一天四十块
钱。没有暖气，我们裹着羽绒服背乐
理题，清晨一起去河边开嗓。每次乘
绿皮火车去外地考试，车厢里都挤满
了和我们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虽
然彼此不认识，但眼神交汇的那一
刻，仿佛能读懂对方心里的火。

我收到了五所学校的校考合格
证，毫不犹豫地选了天津音乐学院。
不仅因为它的名气，更因为艺考时第
一次来天津，我就被迷住了——意式
风情区的红砖洋楼、海河上的流光溢
彩、滨江道的繁华喧闹……我觉得，
这里一定会成为我梦开始的地方。

来到天津音乐学院的第一周，我
就崩溃了，躲在宿舍的床上，眼泪止

不住地流——我以前所谓的“会唱
歌”，在专业老师眼里全是问题。流
行唱法虽然没有美声唱法那样严格
的规范，但要求气息控制和语感表达
的高度统一。我的发声位置不对，呼
吸支撑不稳定，高音全凭嗓子硬顶。
第一节专业课后，老师委婉地说：“你
得先把过去的那套方法忘掉。”

勤工俭学酒吧驻唱

参加《中国好声音》

那是我最痛苦的阶段。每次站
在琴房镜子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张
嘴。明明可以轻松唱完的歌，却变得
句句破碎、音音迟疑。但我没有退
路。我尝试着理解老师提出的问题，
一遍遍打磨同一首歌。慢慢地，我学
会了用丹田发力，学会了用气息托声
音，学会了如何在一句歌词中传递出
层次。
大一那年我有了第一份“工作”，

是同学介绍的，在校门口一家小酒馆

驻唱，一晚上挣八十块钱。我清楚地
记得第一天，我唱了《勇气》《后来》和
《宁夏》，老板递给我几张皱巴巴的钞
票：“小姑娘唱得不错，下周再来。”走
回学校宿舍的那段路开心了很久，因
为这不仅是我第一次赚钱，更是我第
一次以“歌手”的身份赚钱。从那以
后，我几乎没再向家里要过钱，婚礼、
商演、开业庆典……什么场子都接。
最累的一次，一天跑了五个地方，嗓子
都哑了。

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学会了在
各种场合下唱歌。有的场地音响极
差，声音出来像是裹了一层纱布；有
的观众根本不在乎你唱什么，只顾喝
酒聊天；有时需要唱很多歌，我也从最
开始的直接把嗓子唱哑到能控制发音
方式适应高强度的演出。我渐渐明
白，歌手不仅要会唱，还要学会掌控舞
台，哪怕只有一个人认真在听，也要好
好唱。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国好声
音》导演组的电话。开始我以为是诈
骗，差点儿拒绝，过了一会儿才知道，
他们是听了我在录音棚试音的小样，
觉得声音有潜力。但我犹豫了，感觉
那个节目离自己很遥远，还要投入大
量时间，我也没有任何资源。导演却
特别耐心，没有放弃我，几次沟通后，
我说服自己——就当见见世面！

第一年，止步于上海试音阶段。
第二年，上台录制时太紧张，发挥失
常。直到第三年，2019年，我带着李
宗盛的《寂寞难耐》再次站上了《中国
好声音》的舞台。选择这首歌，是因
为我对李宗盛的歌太熟悉了——从
童年听到大学，那些旋律就好像刻在
我的大脑里一样。

上台前，我告诉自己：别想结果，
好好唱。副歌刚出口，李荣浩老师就

转了过来，还冲我笑了笑。那一刻，我
仿佛看到了光。后来他告诉我，他喜欢
我声音中“细腻的叙事感”。加入他的
战队，我们经历了密集训练，每天泡在
录音棚打磨同一首歌，唱到后来几乎形
成了肌肉记忆。

最难忘的是战队团赛后的奖励环
节，我们十二个队员和李荣浩老师一起
登上“鸟巢”的舞台，合唱《年少有为》。
站在巨大的体育场中央，灯光打下来的
瞬间，我感觉像是在做梦，突然明白，音
乐这条路我选对了。

成长就像“圆舞曲”

每一步都有新风景

参加完《中国好声音》，我没有签约
公司，而是选择回到天津。新冠肺炎疫
情导致演出停摆，我有将近半年没上台
唱歌，特别迷茫。直到某天晚上，我实
在太想唱歌了，于是打开抖音直播，用
手机唱给屏幕那头的陌生人。

没想到，竟然有人留下来听，还有
人点歌，跟我互动，告诉我“这句真好
听”，也会问我“最近是不是累了”。那
些日子，音乐成了一剂良药。线下演出
恢复后，我依然保持了直播的习惯，有
“老粉丝”一直准时出现在我的直播间。

2021年春天，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去海河边路演。一个周末，我和朋
友拖着借来的音箱和话筒，站在海河边
开唱。当我唱第二首时，有人驻足听
歌；唱到第五首，我面前站了二三十
人。有人拍照，有人录像，还有一位奶
奶带着小孙子跟着节奏轻轻摇摆。

那天的夕阳特别美，在河面上荡起
粼粼波光，我们唱到音箱没电，手机没
电，嗓子沙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我发现路演和商演完全不同，观众纯粹
是被音乐吸引来的，他们可以随时离

开，但选择留下的人，就是打心里喜欢歌
手唱的歌。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周都会去路
演。夏天晒脱皮，冬天冻得手指僵硬，但
我从没想过放弃。后来我不再满足于一
个人一只话筒的模式，开始组建小乐队，
提琴手、吉他手、鼓手、键盘手陆续加入，
我们的街头音乐会越来越像样。我们给
这个演出起了个名字叫“今 tian 想见
你”——这个“tian”代表我的姓，代表每
一天，也代表天津；而“想见你”，是我们
对观众最直接的告白。

在先农大院、在东疆港的海边、在海
棠花节的民园广场，都留下了我们的歌
声。每场演出前，我们会精心设计歌单、
准备自制的帆布袋、歌词徽章、限量唱
片，想让来看演出的人带走的不只是记
忆，还有温暖的礼物。

有一对情侣在看我们演出时相识，
今年春天他们告诉我，他们结婚了。还
有一位阿姨每场必到，她女儿在国外，她
说听我唱歌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这
些温暖的点滴让我坚定了方向——成为
一个用音乐连接人与人的歌者。

2024年，我发行了原创单曲《圆舞
曲》，把成长比作一场盛大的舞会，一圈
圈地旋转，一年年地长大。小时候总想
着像大人一样坚强，摔倒了笑笑无所谓，
但长大后发现，示弱也是一种勇敢，能展
现最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强大的表现。

今年，我正在制作一首歌叫《今tian
想见你》，也是我们城市巡游品牌的名
字，写的是我眼中天津的温柔与浪漫，里
面有一句歌词，“下个路口就是新的风
景，就当作一场旅行”。天津就是这样一
座城市，有风格各异的桥梁、精美典雅的
洋楼，每一步都是不同的风景。也许我
永远不会有所谓的“爆红作品”，但我知
道，每当歌声响起，总会有人为我停留。
而这，就足够了。

怀揣梦想来到天津，将街头风景融入音乐

我在海河边唱歌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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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军访谈
天津人骨子里能扛事儿
日子再难也要笑着面对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记者：话剧《雷雨》中周萍这个角色

您演了很多年，会觉得厌倦吗？最难忘

的一次演出是哪一场？

罗军：还真没厌倦过。戏剧的妙处
就在于“不变中的变”，台词、场景是死
的，但我和角色在一起成长。二十多岁
时演周萍，只觉得他懦弱、纠结；如今再
演，才咂摸出他在封建家庭里的挣扎，像
被困在蛛网上的虫子，想挣脱又没力气。

最难忘2024年复排那一轮，那也是
我最后一次演周萍。当时《雷雨》的老演
员全都回来了，时隔多年后我们在舞台
上重聚，同时本着老带新的目的，年轻演
员跟我们一场一场地磨。随着演出的进
行，新演员不断顶上来，老演员慢慢换下
去。我是老演员中最后一个换下去的，
可以说和所有的年轻演员都对了一遍
戏。对手在变，我在变，观众也在变。每
场演出都是全新的，哪有机会厌倦？能
遇上《雷雨》，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
名著滋养演员，角色和演员相互成就，我
要感谢周萍。而2024年的复排，是我对
《雷雨》、对周萍最好的告别。

记者：在排演津味话剧时，您有没有

比较喜欢用的天津方言或者表达方式？

罗军：排津味话剧，我并不会刻意要
求演员必须说多少句方言，怕成了“方言
秀”。相对来说，我更强调让演员们多琢
磨天津话里的精气神，会提醒演员抓住
天津人说话的节奏感，比如吵架像逗乐
儿，急眼了也带着点儿玩笑腔，这是天津
人六百多年来琢磨出来的生存智慧。你
看天津人哪怕说重话，尾音也常往上挑，
不是挑衅，是讲理讲面，透着一股“有事
好商量”的温情。所以我认为体现出天
津人的精气神更重要。

记者：在《闯江湖》这部话剧里，您觉

得谁的哪句台词特别能代表天津的城市

性格和特质？

罗军：肯定是男主角乐天的那句“台
上我们给别人演戏，台下我们也得自个
儿乐呵着活”。我觉得这句话把天津人
的精气神说透了。你想啊，《闯江湖》里
的戏班人，在上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
日子苦得掉渣儿，吃饭都成问题，戏班快
要散了，可乐天总带着笑，不是没心没
肺，而是天津人骨子里能扛事儿的劲头
儿，见惯了风浪，心里知道哭也没用，不
如笑着往前走。

记者：假如时光倒流让您再选一次，

还会来天津人艺吗？

罗军：肯定来。天津人艺是我戏剧
的根，是家一样的存在。从我们天津人
艺走出去不少演员，但别管走多远，只要
一声召唤，大伙儿都会回来。一个人能
把爱好变成职业，又能靠这个职业养家
糊口，幸运程度就已经超越 90%的人
了。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能遇到
一群人，不仅有共同的理想，还能帮你打
磨业务，把你当家里人一样疼爱，我觉得
这样的地方，这辈子肯定难以割舍了。

（图片由罗军提供）

罗军

陕西西安人，天津人民
艺术剧院演员、导演。主演
话剧《夏天的记忆》《雷雨》《原
野》等；导演话剧《闯江湖》《钗
头凤》等。曾获中国话剧金
狮奖表演奖等奖项。

话剧《闯江湖》舞台剧照

田颖演出现场


